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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个体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组织完善的

基本方式，是社会创新的源泉和社会进步的核心

推动力。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开展的“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3 年，国民纸质图书阅读
量为 4.77本[1]，虽然与他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总

体阅读情况不断改善。那么，中国人的阅读和学
习时间究竟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具有不同特点

的人群（如：男女两性）之间各自具有哪些特点？

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有助于把握国民读书、学习的
真实情况。
本文利用 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三次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
出发，比较分析男女两性在过去 20 年中的学习
时间投入情况及变动趋势，总结两性学习时间的

特点，并基于分析结果，回答前面的研究问题，提

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现有研究及其局限

1. 国民阅读发生新变化，在较低水平的情况
下不断改善

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国民的读书情况被打

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20世纪 60—70年代，全国
除了马列毛的著作外，少有他物可以阅读；80—
90 年代，改革开放为国民带来了阅读的黄金期；
在信息爆炸的 21 世纪，国民阅读呈下降态势。 [2]

但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十几年间坚持进行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表明，国民阅读在总
体下降的同时有一定的回升：与 2012 年相比，
2013 年，国民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77 本，增加了
0.38本；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 57.8%，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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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个百分点；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 76.7%，上升
了 0.4个百分点。[1]在阅读趋势方面，笔者基于该

调查，对 2010—2013 年国民综合阅读率、图书阅
读率和纸质书阅读数进行了汇总，发现从这几个

方面的综合情况来看，国民的阅读情况是不断改

善的。 杨凡、姜杰敏基于“福州市市民阅读情况
调查”，认为福州市市民阅读存在浅阅读、网络阅
读和功利化阅读三大新趋势。 [3]大多数人阅读的

是休闲类杂志而不是书籍，同时具有“短、平、快”
的特点；阅读载体从纸质文本向电子和网络转

化，网络阅读快速发展；国民阅读也较功利，多为

工作需要或考试而读书，主要阅读教育类书籍。
随着国民阅读方式的变化和阅读新趋势的出现，

李新祥认为，个体、家庭、政府、教育组织、媒介组
织和图书馆等其他社会组织应共同努力，改善整

体国民的阅读情况。[4]

中国国民的阅读情况无论是否得到改善，与

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依旧甚大。比如，2013 年，
91%的德国人至少读过一本书；其中，23%的德国
人年阅读量在 9 到 18 本之间；25%的德国人年阅
读量超过 18 本，大致相当于每三周读完一本书；
70%的德国人喜爱读书，一半以上的人定期买书，
三分之一的人几乎每天读书。[5]从学习时间来看，

在过去 10 年中，美国人平均用于教育活动的时
间基本保持不变。而在中国，1990—2010年，人们
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平均仅为 20.1分钟。[6]

2. 阅读与学习时间存在性别差异
据李新祥的调查，女性对阅读的重视程度超

过男性，女性认为阅读对个人和社会“非常重要”
的比例都达到 55.4%，高于男性的 51%和 50.6%；
而在对个体阅读的总体满意度方面，女性“很满
意”的比例为 10.5%，低于男性的 16.6%。[4]可见，

在阅读方面，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需求，但并未

得到有效满足。据第九次全国国民调查数据显
示，成年女性综合阅读率（73.3%） 低于男性
（81.5%）、也低于全国平均值（77.6%）；在各种数
字阅读方式中，女性比例均低于男性，其中使用

网络在线阅读方式的男女比例相差 5.3 个百分
点。[7]除上述普遍范围内的研究外，男女阅读性别

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殊的群体，如张守荣关

于成人网络学习时间管理的研究发现，男性学员

的学习时间多于女性学员。[8]

同时，女性的学习时间也短于男性。2008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专门进行了一项时间利用调查，

其中，女性每天学习培训的时间为 28 分钟，低于
男性的 30分钟。在美国，尽管 2012 年女性每天
用于教育方面的时间略低于男性，但在 2003年、
2006 年和 2009 年三次调查中，女性用于教育的
时间均超过男性。[6]

3. 当前关于中国国民学习状况的研究呈现
出“三多三少”的特点
首先，研究阅读（读书）的多，研究国民学习

的少。阅读可得性的增强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
统阅读模式带来巨大挑战，由此也引发了近年对

于“阅读”和“国民阅读”研究的重视，研究数量呈
上升态势[4]，但直接关于国民学习的研究很少。由
于“学习”这个概念较为笼统，而“阅读”在一定程
度上就是一种学习，故现存研究多针对较易测量

和评估的阅读进行研究，但直接关注学习的研究

甚少。其次，研究大学生等在学群体的多，研究其
他人口群体的少。在有关学习的研究中，有的讨
论了学生群体在新媒体影响下学习时间的变化 [9]

和分配 [10]，有的分析了学习时间分配不均衡造成

的焦虑等心理问题。[11]对于其他人群，研究较少且
基本上以“教育培训”为主。再次，关注主题的多，
关注主体的少。无论国民阅读研究，还是教育培
训研究，与主题有关的数量、质量、媒介、方式方
法等研究较多，而对作为阅读和培训主体的结构

变化关注较少。
此外，现存研究也区分不同人群的阅读、读书
或学习情况，如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不
同年龄群体的阅读情况 [12]，城乡居民阅读状况的

比较分析[13]，女性的阅读结构及存在的主要问题[14]

等研究。但是，直接关注男女两性在这方面异同
的研究基本缺失。从性别差异角度研究学习时
间，可系统了解当前中国男女两性学习的基本情

况、不同特点和变动趋势，为改善女性学习状况、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进而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提供

实证参考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测量

1. 数据的基本情况
本文使用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三次“中
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男女两性学习
时间的基本情况、特点和纵向变动趋势。关于本
调查的基本情况，读者可参阅由宋秀岩主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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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的总论部
分；[15]关于本数据的优势和局限，请参考杨菊华

的有关论述。[6]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主要对比学

习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及变动趋势，调查时间前

后跨越 20年。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发
生了急剧的变化，学习的途径、方式和内容等也
都发生相应改变，人们对于“学习”的认识和理解
在不同时点可能有差别。比如，现今除了借助纸
质媒介学习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习途径；除了

在书桌前学习外，新的传媒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

随时随地开展学习。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
变化对不同时点的分析结果可能会带来一定的

影响。
2. 学习时间的测量指标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6—64岁受访人群。总样

本量为 57021 人；其中，女性占总体样本的
48.95%，为 27909人；男性占总体样本的 51.05%，
为 29112人。1990年、2000年和 2010年的样本总
数依次为 21015人、15676人、20330人。
本研究关注在过去 20年中，国民的学习时间
变动趋势及其特点，重点考察男女两性之间的异

同。在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通过询
问受访者每天在学习上的时间支出而获得学习

时间数据。为了对学习时间的收集更为准确，也
询问了受访者每天用于工作、通勤、休闲、娱乐、
家务和睡眠等活动的时间花费，从而方便受访者

对每天的时间安排进行回顾，使收集到的数据结

果更可靠。
下面，以时间分布为主轴，以男女两性的异同

为比照，描述他们在城乡、年龄、民族、婚姻、教
育、职业、收入、地域等八个方面的学习时间分配
情况，总结、提炼具有不同人口和经济社会特征
的男女两性的特点。

三、1990—2010 年学习时间的
基本状况及性别差异

（一）学习时间随时代的流逝而呈明显的下降

态势，但城乡、性别差异明显
根据调查数据结果可知，1990—2010 年，人
们的学习时间逐年缩短。1990年的学习时间平均
每天为 28.5 分钟，2000 年为 13.7 分钟，而 2010
年仅为 13.7 分钟，学习时间不到 1990 年的一半
（见图 1）。女性平均每天的学习时间为 16.3 分

钟，明显低于男性的 25.1 分钟。城镇人口平均每
天的学习时间为 32.5 分钟，而农村人口仅约为城
镇的 1/3，大大短于城镇人口。农村的学习资源较
差，加上农活的繁杂及农村事务对知识性技能的

要求水平不高，人们更多地凭经验行事，故使农

村人口的学习时间低于城镇。

图 1 1990—2010 年在业人口的学习时间（分钟 /天）

（二）不同人口经济学特征学习时间的特点及

性别差异

1. 学习时间存在明显的城乡和性别的互动：
城镇男性学习时间最长，农村女性的学习时间最

短，历次调查证实都是如此。
据图 2可知，两性学习时间的分配与城乡互
动较为明显。三个时点的调查数据均表明，城镇
男性、城镇女性、农村男性和农村女性的学习时
间依次降低。尤其是在 1990年，城镇男性每天的
学习时间最长，达到了 53 分钟，而农村女性的学
习时间只有 10分钟。尽管城镇人口，无论男性还
是女性，学习优势明显，但城乡的学习时间均随

时间的推移而明显减少。1990 年，城镇男性每天
的学习时间为 53分钟,2010年的学习时间仅约为
1990 年的 45%；1990 年城镇女性每天的学习时
间为 32.7分钟，2010年为 20.4分钟。在农村群体
中，两性也呈现出相同的特征趋势。过去 20 年，
城镇男性比女性学习利用时间在三个时间段分

别高出 20.2 分钟、8.2 分钟和 1.3 分钟，农村男性
比女性的学习时间依次高出 12.7 分钟、6.9 分钟
和 2.4分钟。城镇和农村人口的学习时间都在不
断减少，但男性的下降幅度超过女性，故 2010 年
的性别差异大大缩小，城乡差异大于性别差异。

图 2 分时点、城乡地区的两性学习时间（分钟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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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时间与年龄呈明显负相关关系，且该
趋势不受时点的影响，但两性之间学习时间的差

异随时间推移而不断缩小

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两性学习时间随年龄

的增长而逐渐下降。青少年期间的学习时间最
长，此后逐年递减。1990年，16—24岁的男性平
均每天学习的时间为 41.3 分钟，女性为 30.0 分
钟；在 60—65 岁阶段，男性平均学习时间降至
29.4分钟，女性则降为 10分钟。其他两个时点也
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两性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共

同性。但是，两性之间学习时间的差异随着时间
推移而逐渐缩小：1990 年，二者差距最大，最大差
值接近 20 分钟，女性学习时间仅约为男性的一
半；2000 年性别差异缩小，2010 年差距进一步缩
小，且在 16—24 岁年龄段，两性差异消失，甚至
在 25—29 岁年龄段，女性的学习时间超过男性。
两性学习时间的变动差异还体现在变动的幅度

上，男性不同年龄段的学习时间利用随年份变动

而不断减少，而女性有些年龄段的学习时间略微

有上升幅度，且女性不同年龄段的降低幅度低于

男性。例如，16—24岁的女性，学习时间由 1990
年的 30.0 分钟上升为 2000 年的 31.6 分钟，女性
学习时间随时间的降低幅度更小(见图 3)。

图 3 分时点、年龄的两性学习时间（分钟 /天）

3. 少数民族男性学习时间低于汉族男性，少
数民族女性学习时间与汉族女性呈现此消彼长

的关系

图 4展示了不同民族两性学习时间分布的基
本特征。三次调查时点的数据显示，汉族男性的
学习时间明显高于少数民族男性。对于女性而
言，在三个时点，汉族女性的学习时间分别为

20.6 分钟、15.4 分钟、12.9 分钟，少数民族女性的
学习时间依次为 15.7分钟、15.6分钟、10.6 分钟，
汉族女性学习时间并非始终高于少数民族女性，

2000 年两者的学习时间基本持平。整体看来，汉
族人口学习时间多于少数民族人口的特点，在一

定程度上透视出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相比而言，

汉族经济条件发达，学习资源较多，更容易接触

和接近新事物，可将较多的时间投入到自我的兴

趣和学习中去。

图 4 分时点、民族的两性学习时间（分钟 /天）

4. 婚姻与女性学习时间的关系强于与男性
学习时间的关系：在婚女性学习时间最短，不在

婚女性学习时间随时间推移而超过男性

图 5展示了不同时点下性别和婚姻的互动结
果。在婚女性的学习时间最短，且都低于在婚男
性，在历次调查中保持了相同态势。相反，不在婚
女性的学习时间虽然也随时代的变迁而缩短，但

性别关系却在 2000 年发生逆转：在 2000 年和
2010 年不仅超过在婚男性，而且也超过不在婚男
性。1990 年，不在婚女性的学习时间低于不在婚
男性 3 分钟，但 2000 年和 2010 年却分别高出 2
分钟和 3分钟。同时，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在婚的
学习时间都明显低于不在婚人群，反映了步入婚

姻对两性的学习时间都存在抑制作用，个人的学

习时间可能因家庭事务的影响而被压缩。但是，
女性不在婚和在婚学习时间的差异明显高于男

性：在三个时点，男性在婚和不在婚学习时间的

差异分别为 3 分钟、4 分钟、5 分钟，而女性的差
异分别为 18 分钟、17 分钟、11 分钟，说明踏入婚
姻、组建家庭与女性学习时间的关系明显大于与
男性的关系。受传统家庭角色观念的限定，女性
需要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事务中，扮演好妻

子的角色，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应减少。

图 5 分时点、婚姻状况的两性学习时间（分钟 /每天）

5. 学习时间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延长，且男
女两性学习时间的差距随时间变化而基本消失

首先，男女两性的学习时间利用随教育程度

48— —



提高而不断变长，且在不同的时点保持同样的变

动趋势（见图 6）。其次，尽管几乎在所有教育层
级，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学习时间低于男性，但

这种差异随着时间推移而基本相同。1990 年，从
未上过学到大专及以上的男女两性学习时间利

用差距分别为 0.4 分钟、9.1 分钟、13.9 分钟、15.3
分钟、17.6 分钟；2000 年男女两性不同教育程度
之间学习时间利用的差距依次为 2.8 分钟、3.0 分
钟、4.9 分钟、7.2 分钟、7.2 分钟；2010 年男女两
性的学习时间利用差距进一步缩减为 0.3 分钟、
1.6 分钟、0.1 分钟、3.4 分钟、- 0.1 分钟。可见，
2010 年，在各个教育层次，性别差异基本消失，依
旧存在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程度差别。

图 6 分时点、教育程度的两性学习时间（分钟 /天）

6. 干部学习时间最长，农民学习时间最短；
随时代发展，女性干部学习时间最长

首先，职业地位越高，学习时间也越长。无论
男性还是女性，农民的学习时间最短，其次是普

通工人，干部（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时间最长（见图 7）。
1990 年，男性农民的学习时间为 22.3 分钟，干部
为 74.9 分钟；女性农民的学习时间为 10.2 分钟，
干部为 52.3分钟。2000年和 2010年，学习时间分
配和职位等级的关系也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农民
和普通工人群体对知识性技能要求低，工作相对

比较繁琐，可用于学习的时间较少，且学习时间

的支出对工作带来的效益有限，从而愿意花在学

习上的时间也相应偏低。其次，男性的学习时间
普遍高于女性，但两性学习时间差异随时间推移

而不断下降，且职业地位为干部的女性学习时间

逐步超过男性。在 1990年和 2000年的调查中，无
论是何种职业，女性的学习时间都短于男性，男

性干部学习时间最长；2010 年的调查数据表明，
女性干部的学习时间高于男性干部，且女性干部

的学习时间最长；女性办事员的学习时间也与男

性办事员相近。干部和办事员群体对知识技能要
求相对较高，从事该职业的女性教育程度也相应

偏高，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批具有良好职业素质

的女性不断从家庭事务中独立出来，有能力更合

理地分配时间，从而加大了对学习的投入。
7. 收入与学习时间呈现明显的正向关系，但
高收入女性更容易保证自己的学习时间

三个调查时点的数据均显示（见图 8），低收
入者学习时间最短，高收入者学习时间最长，学

习时间随收入增加而提升。1990 年，低收入者的
学习时间仅为高收入者的 1/3，2000 年继续保持
这种趋势差异性，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的学习时

间少 20 分钟，2010 年的差异略微缩小，但高收入
者的学习时间仍比低收入者多 14.4分钟。不同收
入者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随时间变化而呈现出

一定的变动。由 1990年和 2000年的数据可知，每
个收入等级男性的学习时间均高于女性，但这种

男性优势在 2010年发生了变化，不同收入等级女
性的学习时间几乎与男性持平，且高收入女性学

习时间明显高于男性，高收入女性成为所有收入

分类人群中学习时间最长的一类。

图 8 分时点的不同收入的两性学习时间（分钟 /天）

8. 京沪地区人群学习时间最长，西南地区人
群学习时间最短；京沪地区女性学习时间随时间

推移超过男性

三个调查时点数据均表明，京沪地区人群的

学习时间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西南地区人群的学

习时间最短，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女性，学习时间

更短。从时间变动趋势来看，京沪地区人群的学
习时间始终高于其他地区；1990 年华中地区学习
时间仅次于京沪地区，明显高于西北、西南、华
南、华东等地区；2010 年的调查数据则表明，华中

图 7 分时点、职业的两性学习时间（分钟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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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相对优势逐渐退去，学习时间甚至明显低

于华东、华南地区；除京沪地区外，其他地区男性
学习时间明显超过女性，且这种对比优势在各调

查时点基本保持一致。京沪地区女性 1990 年和
2000 年的学习时间少于男性，但 2010 年京沪地
区女性学习时间却明显超过男性。

四、总结、讨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较

为详细地分析了男女两性学习时间的基本情况、
特征与变动趋势。描述性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学
习时间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且随城乡、年龄、
民族、婚姻状况、职业等的不同而有别。基于分析
发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男女两性的学习时间随时代推移而明

显缩短。本研究采用多个试点的调查数据，分析
了 1990—2010年男女两性学习时间的变动趋势。
在这 20 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
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期间，
人们的学习和读书方式也呈现多元化发展的特

点。过去主要依靠纸质图书和文字进行阅读和学
习，但在当前，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带来了学习

方式的革新，网络、电视、甚至手机等媒体的便利
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学习素材和资料。与 1990
年相比，2010 年的学习途径显然更加多样化。学
习时间的降低，可能源于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知

识获取途径的多元化。
但是，学习时间的降低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

社会现象。在全部人群中，2010 年学习时间平均
每天 14分钟，仅为 1990年学习时间的一半。尽管
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多元和便利，但也正是

媒体、网络等的普及，使人们的学习意识比过去
淡薄，学习心态浮躁，每天接受的信息量很大，但

对这些信息缺乏理性筛选。当前，中国人学习的
主力是在校学生，很多人一旦脱离校园参加工

作，几乎就停止学习；也有很多人追求学习的表

面功夫，购买各种各样的书籍，但徒有形式附庸

风雅，不能真正融学习为生活的一部分。对单个
个体来说，学习是个体获得知识和能力的有效途

径；对国家来说，学习体现了整个国民对知识的

态度，是国家发展创新的基础。国民学习时间的
减少，不仅阻碍个体的生存发展，也会制约国家

的进步。

其二，女性的学习时间低于男性，即“男长女
短”。在全部调查样本中，女性每天平均学习时间
比男性低 8.8 分钟，且基于城乡、年龄、婚姻、职
业、收入、民族、教育、地区等特征的划分，女性的
学习时间也明显低于男性。女性学习时间短于男
性，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紧密相关。受传统“男
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女性一旦步入婚姻，
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倾注在操持家务、照料子女和
赡养父母方面。由于每天的时间是固定的，女性
在家庭事务上花费的时间多，学习时间可能就会

相应被压缩。在当前知识就是竞争力的时代，学
习的停止代表竞争力的下降，制约个人职业发展

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其三，男女两性学习时间差距随时间推移而

逐渐减少并趋于平衡，甚至部分女性学习时间高

于男性。在全部人群中，男性的学习时间从 1990
年的平均每天 37分钟降至 2010年的 15 分钟，降
幅超过 100%，女性的学习时间从 1990 年的 21
分钟降至 2010 年的 13 分钟，2010 年男女两性每
天平均学习时间差距仅为 2 分钟，远远低于 1990
年的 16 分钟；而高收入、身居领导位置、京沪地
区的女性的学习时间甚至超过了男性。这与新时
期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及其独立意识的觉醒密

切相连。传统文化背景下不合理的社会性别规范
使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存在偏差，其人生价值、发
展机遇和潜能深受制约；大众教育的实施和普

及，使更多的女性能够接受现代教育，并部分从

传统家庭事务中脱离出来，以自由独立的女性形

象，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并通过不断学习，

继续提升自我，不断提高在社会中的竞争力。
分析结果也表明，两性的学习时间与城乡、年
龄、教育、婚姻、职业、收入、地区等多种因素存在
关联。比如，在所有人群中，从未上过学的女性学
习时间在三个不同时点都最短，说明未上过学的

女性在受教育和性别两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从
生命历程的视角或许能够挖掘学习时间利用性

别差异的原因。受性别偏好的影响，除 80后人群
外，女性的教育程度均低于男性，这种劣势在此

后的职业和社会生活中被进一步放大，致使女性

的职业地位和收入明显低于男性，而这反过来又

进一步促使学习时间缩短。同时，婚姻和家庭赋
予了女性新的角色，需要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

到家庭事务中，自由支配的时间受到压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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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或是不同的民族之间，

女性的学习时间明显低于男性。但是，我们也欣
喜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女性获

得了高职位的工作，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和
社会地位独立性的增强，提高了她们在家庭和社

会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尤其是京沪地区的女

性，为了适应城市的发展和保持自我竞争优势，

更加注重对学习的投入和利用。
总之，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
过去 20 年，女性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受到家庭

事务的挤压，能用于自我发展的学习时间远远低

于男性。但是，在学习时间普遍缩短的大趋势下，
男女两性学习时间的差异逐渐缩小，甚至不少高

学历、高职位女性对学习时间的投入超过男性，
是积极完善自我、谋划发展的一种表现。推进两
性平等，促进女性与男性共同发展，既要提倡平

等的性别观念，保障男女两性平等的教育机会，

也要倡导家庭内部合理的家务分工，平衡女性家

务劳动时间与学习发展时间，鼓励女性参与到社

会公共生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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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ing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ender Differentials
in Learning Time: China 1990-2010

YANG Juhua，WUMin，ZHANG Jiaojiao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1990, 2000 and 2010 China Women Social Status Surve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ing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aily time devoted to learning with a focus on possible differential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Descriptive results suggest that time spent on learning among the Chinese have overall reduced
over the past 20 years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but in each time point, female’s learning time is much shorter than
that of male, although such gap has narrowed greatly by the year of 2010. Additionally, the learning time has varied by
respondents’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features, e.g., hukou registration, age, ethnicity, marital status, level of
education, occupation, income and geographic regions, but their relationship to male and female differs. Since time on
study is important for individual lifelong development and the enhancement of population quality of the entire nation,
little learning time could impede the improvement of women’s competi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overall population
quality.
Key words: learning time; changing trend; gender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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